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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8 月 9 日
电（记者聂晓阳、陈俊侠）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9 日发布报告，称在未来几十
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
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
得更长，冷季将更短，同时极端
高温等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
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
大挑战。
这份标题为“ 2021 年气

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的最新
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将加速水
循环，在带来更多强降雨、洪涝
灾害的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地区
更加严重的干旱。同时，在整个
21世纪，全球沿海地区的海平
面将持续上升，导致低洼地区
更频繁、更严重的沿海洪水和
海岸侵蚀。
根据这份报告，在未来几

十年里，亚洲地区平均地表温
度将持续升高，极端高温天气
增加而极端低温天气减少。同
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降
水量和强降水量都将增加，部
分地区的日极端降水量也将增
加。另外，在东亚大陆的大部分
地区，干旱将变得更加频繁，而
原本干旱的中亚东部地区变得
更加湿润。
这份报告强调，减少二氧

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
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的
趋势。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第六次

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
组报告，全面评估了 2013 年
第五次评估报告发布以来世界
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
重要进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由世

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1988年
11月联合建立。
在过去 30多年里，该委员会组织各国

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推荐的数千名专家，已
经完成了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的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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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建松、周琳

上海浦东新区老港镇有一条火箭路，路的
尽头，是一枚高高耸立的“火箭”直冲云霄——
这里是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纪念
碑。61年前，这枚 T-7M探空火箭尽管只飞了
8公里，但却迈出了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具有工
程实践意义的第一步。
1961年 8月 1日，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

局正式成立，奏响了航天人在黄浦江畔开拓、进
取、奋斗、发展的时代乐章。60年来，一代又一
代的上海航天人不忘报国初心，团结砥砺奋进，
铸国之重器，赴星辰之约，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三大总体院之一，成为
我国防务装备和宇航发展的主力军。

打响“冲天第一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大国纷纷开始向空
间进军。1958年 8月，为了响应党中央“我们也
要搞人造卫星”伟大号召，中科院决定将卫星发
射作为当年的头号重点任务，成立了代号“581”
工作组，由钱学森负责，并建立第一设计院，承担
发射人造卫星所需运载火箭的发射任务。
为充分利用上海地区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

研生产条件，1958年 11月，第一设计院搬迁
到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作为研制探空
火箭的主体单位，从而拉开了我国探空火箭事
业发展的序幕。
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杨南生和总工程师

王希季，受命率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 24岁的年
轻人研制火箭，许多人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有
的甚至还没有毕业就拿着组织上的调令前来报
到。虽然没有专业知识和工程经验，但他们热情
洋溢、青春燃烧，满怀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
由于当时条件极为简陋，上海机电设计院

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钱学森的要求，决定量力而
行，研制一种推力不大于 3 吨、采用常规推进
剂、飞行高度在 100 公里以内的小型探空火
箭，定名为 T-7。为了锻炼队伍，再先搞一个比
T-7缩小一半的模型火箭，命名为 T-7M。
虽然从未研制过火箭，但上海机电设计院

的一群“初生牛犊”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发明一
个个“土办法”破解工程难题。例如，控制头体分
离的定时钟表机构，是他们用 7元钱买来的一
只小台钟改装的；点火装置则是将普通小电珠
的玻璃敲碎，取出灯丝再裹上硝化棉制成的；启
动发动机的爆破阀的关键元件——爆破薄膜，
技术要求很高，薄膜铣削深度公差要求在
0.005毫米内，是两位刚走出校门的女队员，经
过一个半月的近千次试验“铣削”出来的。
在建筑密集的上海选择一处火箭发射场

地，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南生多次带领队
员们到上海偏远的郊区勘察，最后选定老港镇

的一片海边滩涂作为发射场。如何将发射架这
一“庞然大物”运送到发射场，也是不小的难题。
队员们从上海的一个江边码头，把发射架装在
一艘小火轮上，沿着黄浦江运送到浦东南汇码
头；然后再转移到一艘小木船上，由船工摇到老
港镇的小河边；再通过简易设备牵引、人拉肩
扛，把发射架运到了岸上；最后，依靠两台卷扬
机，用钢丝牵引的土办法，一点一点地把发射架
移到了预定的安装位置。
当年，老港发射场的各项设施也极为简陋。

一台 50千瓦的发电机组是借来的，放在一间简
易的芦席棚里；火箭推进剂的加注，是用自行车
打气筒加压进行的；发射区内没有通信联络设
备，各项命令全靠人员叫喊和打手势来传递；指
挥所是挖了个大坑，再用几十个装满泥土的麻
袋堆积而成，看上去就像战争年代构筑的地堡。
1960年 1月 25日，首发T-7M探空火箭点

火后，由于液体管道和推力室连接处被震裂，导致
推进剂泄漏燃烧，首次发射失败。经过一番深入分
析和总结，大家再接再厉，2月 19日再次发射，首
次取得成功，飞行高度约 8公里，这是我国火箭技
术史上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
1960年 5月 2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视察

T-7M火箭的时候得知，这一火箭是由一群从
来没有干过航天的“初生牛犊”搞出来的，非常
高兴，他勉励年轻的航天人：“8公里，那也了不
起呀！应该 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
去！”为加速中国航天工业发展，1961年 8月 1
日，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正式成立，这就是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前身。

平均年龄 35岁的“行星际跨越”

2021年 5月 15日，我国首个自主火星探测
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
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
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进展。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由火星环绕器和着

陆巡视器组成。火星环绕器承担了地火转移
飞行、火星捕获制动、器器分离、着陆过程数
据中继、火星车数据中继、环火科学探测众多
任务。上海航天一支平均年龄 35 岁的年轻
团队，承担了火星环绕器的研制重任。
2014年，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开始火

星环绕器的详细方案设计与关键技术攻关工
作，张玉花被任命为天问一号探测器系统副
总指挥兼火星环绕器总指挥。尽管那时已经
通过探月工程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火星是一
个完全陌生的探测目标，缺乏一手的环境数
据。任命之初，张玉花深感国家期望的重大压
力。面对困难，她组织队伍、制定计划、层层分
解、落实责任，研制逐步上了正轨。
为了攻克环绕器自主管理难题，环绕器

副总师朱新波带领团队组建攻关小组，不断
完善理论模型和技术框架。为了更好地发挥
协作优势，团队骨干何振宁等年轻同志频繁
往返京沪，不断完善项目建议书和任务书，边
论证边调研，团队“深空探测自主管理与控制
关键技术”“深空探测顶层任务规划与系统级
技术”等课题研究先后取得突破，项目成果成
功应用，环绕器终于拥有了聪明的“大脑”。
环绕器在抵达火星后，需要把握住唯一的
机会对火星进行制动捕获，高可靠自主火星捕
获技术极为关键。为了解决难题，团队谢攀等总
体设计师与专业所的同志们一起，提出了无数
个方案，又推翻了无数个方案，最终采用了捕获
时开机时长和速度增量两个指标，来控制发动
机的“双关机策略”；而且，环绕器还可以自主生
成二次捕获策略以最大限度保证任务成功。
最远 4亿公里地火距离，自由空间衰减巨
大，怎么保障探测器与地面站通信，也是摆在
团队前面的难题。在测控数传设计师李金岳、

王民建、何春黎等的努力下，团队为环绕器配
置了最强“千里眼”和“顺风耳”——深空应答
机+高增益接收天线，并为此打造了一套超高
灵敏度和可靠性的器地通信系统，能够在漫漫
宇宙中捕获跟踪极弱的有用信号，正确解析出
地面的每一条指令。团队还设计了高达数十种
的码速率，可实现多码速率的自适应收发，满
足了全过程的测控、数传使用需求。
在火星环绕器研制过程中，上海航天火

星团队完成了大量的地面验证试验、4000
余小时的加电测试、奔赴数万公里的测控对
接，建设了飞控分析与决策地面仿真支持系
统。测控数传分系统作为火星探测器最重要
的分系统之一，不仅要像其他分系统一样顺
利完成整器的各项试验，同时还要完成各测
控站、应用站的对接。对接工作时间跨度大、
作战距离远，需要长期保持多地同时作战。
北到佳木斯的深山老林，西到喀什的茫

茫戈壁，南到文昌的湿热海岛，东到上海的佘
山脚下……在进行我国首台高灵敏度数字化
深空应答机的测控应用对接任务时，李金岳、
张旭光、何春黎、刘镒等年轻设计师们，在几
个月的时间里辗转八地，奔赴数万公里。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火星环绕器正样产品的出厂步伐。由于交通
管制，人员往返北京参加两器联试的安排严重
受限。为了降低人员流动风险，团队决定分双
线并行推进工作：一支队伍在京完成与北京飞
行控制中心的无线一比一联试，另一支队伍负
责在上海完成整器出厂评审准备工作。
2020年 4月初，试验队奔赴文昌发射

中心，每天“朝五晚九”为环绕器做发射前的
最后冲刺。在所有人共同努力下，天问一号火
星探测器于 2020年 7月 23日成功发射并
进入预定轨道，环绕器工作一切正常，发射任
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由于火星任务的特殊性，设计师必须在

整个任务期间持续对天问一号的状况进行监
测。在环绕器副总指挥褚英志、计划助理印兴
峰的组织下，上海团队轮换执行北京/上海的
飞控值班任务。在 2021年 2月火星制动捕
获、5月火星着陆的关键节点，团队全员奔赴
北京飞控，总体主任设计师牛俊坡、总体副主
任设计师谢攀、杜洋，牵头团队谨慎细致地开
展飞控文件的最终确认，与北京飞行控制中
心开展了一遍又一遍的协同演练。正是在这
样的不懈努力下，环绕器顺利完成了火星制
动捕获，并为着陆器提供了有效的中继支持，
成功实现着陆火星。

“弹箭星船器”样样俱全

60年来，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秉承富
国强军的神圣使命，从战术导弹研制起步，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
“弹箭星船器”多领域并举、军民产业结合的
综合性航天产业集团，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
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大总体院之一。
在承担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同时，

上海航天积极推进航天技术的转化应用，形
成以新基建（商业航天）、新能源、新装备、新
材料、新服务为核心的具有较高集中度的产
业集群。目前下辖 21家企事业单位，形成了
以上海闵行航天城为核心，辐射整个长三角
地区的发展格局。
尽管已成立 60 周年，但截至 2020 年

底，拥有 21000 余人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
院，平均年龄只有 35岁，是我国航天队伍中
一支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的主力军，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是上海航天人最显著的特征。
例如，在掌握火箭纵向耦合振动抑制、常

温推进剂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等关键技术的
基础上，上海航天突破了新一代运载火箭“三
平”测发、发动机氧箱自增压、偏置集中力设
计分析与试验等关键技术，成为我国两大运
载火箭研制基地之一。
上海航天还成功突破了图像导航与配

准、微振动测量及抑制、高精度高稳定度姿态
控制等关键技术，完成第二代极轨和静止轨
道气象卫星的研制发射，实现了我国气象卫
星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跨越。同时，空间
对接机构、半刚性太阳翼、柔性太阳翼、月面
移动技术、火星制动捕获等关键技术和产品，
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

陈？2300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的《天问》，向
世界万物提出 177个问题。2300多年后，上海
航天技术研究院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领导
下，用实践不断探寻自然和宇宙空间的奥秘，
这是中华民族坚韧执着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

上海航天：从“8 公里”到“行星际”的跨越

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发射成功纪
念碑。

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 T-7M001号火
箭在发射前利用打气筒加注推进剂。

（受访者供图）

天问一号探测器系统副总指挥兼火星环
绕器总指挥张玉花（左一）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新华社兰州 8 月 9 日电（记者张文静、郭
刚）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屈建军研究
员，通过对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鸣沙现象持续
考察基础上，近日成功发现，在鸣沙山区域内都
有鸣沙群分布，且部分沙山恢复了“鸣叫”。
屈建军介绍，鸣沙山东起莫高窟，西至党河

口，东西连绵约 40 公里，南北宽约 20 公里。
“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对此，他解释，鸣沙又称
为响沙、哨沙或音乐沙，常分布于沙漠和海滩

中，而以沙漠中最为罕见，被认为是一种神奇的
自然现象，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包括
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等在内的我国境内著名鸣
沙山先后丧失发声功能。
经过多年研究，屈建军发现，敦煌市鸣沙山

自然沙粒表面由风蚀、水蚀等多种因素所形成
的多孔（坑）状结构，构成共鸣腔，借助外力作
用，在运动过程中互相摩擦、碰撞而产生极微弱
的振动声响，经大量的表面空腔共振放大，从而
使人耳接收到运动沙粒的发声频谱。但环境污

染和人类活动的增加，导致敦煌市鸣沙山沙
粒磨损，继而产生粉尘等杂质。这些杂质侵入
沙粒表面的孔洞时，因其所产生的阻尼作用，
导致鸣沙共鸣机制丧失变为“哑沙”。他的这
一研究成果曾于 2019年获得第八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沙产业大赛二等奖。
屈建军告诉记者，20世纪 90年代左右，

由于人类活动增多，人为过度踩滑，给鸣沙山
生态保护带来困难，部分鸣沙也逐渐丧失发
声机制。近年，当地政府启动鸣沙山封禁保护

项目，划定沙化封禁区，开展封禁保护、植被
保育工程，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敦煌市鸣沙山
部分沙山恢复“鸣叫”，且形成罕见的鸣沙群。
“经过多年科学保护，敦煌市鸣沙山的部分
沙山沙粒得到了淘洗，沙粒表面被净化，沙粒经
过踩压可恢复往日的‘鸣叫’。”屈建军建议，宜
尽快开展鸣沙资源的科学考察，通过敦煌鸣沙
资源的考察与评价，精准定位鸣沙沙丘，保护这
一神奇的自然现象，进而为敦煌鸣沙旅游资源
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这里的沙子会唱歌”

生态保护助敦煌鸣沙山恢复“鸣叫”

新华社堪培拉 8 月 8 日电（记者白旭、岳
东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人员日前发表公
报说，他们与多国研究人员合作，捕捉到了超新
星爆发的“最初景象”。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细
致地观测到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有助于研
究宇宙起源。
超新星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

的一种剧烈爆炸。天文学家对爆发前光的亮度
如何随时间变化特别感兴趣，因其可提供判断
恒星类型的线索。但超新星形成初始阶段过程
极快，大多数望远镜很难记录。此前，天文学家
掌握的数据并不完整，仅包括光线变暗和随后
的爆发，但从未捕捉到爆发开始的最初光芒。
据公报介绍，美国航天局的开普勒太空望

远镜在 2017年捕捉到有关数据。而澳国立大
学研究人员记录下了恒星爆炸前，第一个冲击
波穿过恒星时所释放的光芒。研究人员通过比
对大量的现有恒星模型，测试了这些数据。根据
他们的建模，天文学家认为，引发超新星的恒星
很可能是一颗超巨星，它比太阳大 100多倍。
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皇家天文学

会月刊》上。论文第一作者帕特里克·阿姆斯特
朗说：“这一重大发现将为我们提供所需数据，
有助于识别变为超新星的其他恒星类型。”

澳研究人员说捕捉到超新星爆发的“最初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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